
論臺灣亂彈戲「福路」聲腔屬於「亂彈腔系」
——唱腔與劇目的探討
蔡振家

摘要
臺灣的亂彈（北管）戲主要可分為「福路」與「西路」兩個系統，本文指出福路的聲腔源流屬於以「二凡」、「三五七」等板式為主的「亂彈腔系」，並就臺灣亂彈福路戲的唱腔【十二丈】、【二凡】、【平板】、【疊板】等板式，以及《鬧西河》、《貴妃醉酒》等劇目，與江西、浙江、廣東各地的亂彈腔系諸劇種，做初步的溯源與比較。
一、前言
臺灣的亂彈（北管）戲主要可分為「福路」與「西路」兩個系統，
這樣的分類主要是根據聲腔來分的。西路系統以皮黃腔為主，
與京劇相近，主奏胡琴是吊規仔（近似京胡）；福路系統的主奏胡琴是椰胡（共鳴箱為椰子殼所製，又稱殼仔弦、板胡），它的聲腔源流一直是個懸而未決的謎。
有關福路系統的聲腔源流問題，最早的說法是許常惠所提出的，他認為福路屬於所謂的「老梆子」系統，即秦腔梆子。師大音樂研究所學生李文政在許常惠的指導下，完成了碩士論文《臺灣北管暨福路唱腔的研究》（1988），文中對於福路的聲腔來源，做了一些推測與研究，作者循著「福路源於秦腔」一說，將福路唱腔音樂與秦腔作比較，指出兩者的唱念音韻類似、板式運用的原則雷同、武場可以互通，但稍加檢驗便可知道這些證據不夠充足。因為在臺灣亂彈戲中「官話」的唱念非常不統一，要從音韻上判斷它與秦腔相近是很危險的，而板式的變化、聯綴、反調等運用本來就是板腔體戲曲的通則，至於秦腔劇團在臺灣演出時由北管子弟團擔任武場伴奏，只是偶然的權宜之計，更不能憑此斷言臺灣亂彈戲的鑼鼓點跟秦腔有淵源關係。在最具關鍵性的唱腔音樂上，作者無法找到臺灣亂彈福路戲與秦腔在曲調上的類似關係，因此，該論文的研究成果倒是顯示出「福路聲腔源自秦腔梆子」此一說法不能成立。
王瑞裕在〈臺灣北管戲與廣東西秦戲關係初探〉
一文中，首度揭開了臺灣亂彈福路聲腔源流的謎底。在該文中，作者從板式音樂、戲神信仰、語言族群（尤其是客家人）、樂器、表演程式等方面，比較了臺灣亂彈福路戲與廣東西秦戲的相似之處，於兩者間的血緣關係提出了較充足的證據。
然而，廣東西秦戲只是臺灣亂彈福路戲的近親劇種之一，透過流沙的《宜黃諸腔源流探——清代戲曲聲腔研究》
一書，使我進一步瞭解到：福路的源流可再上推至江西宜黃戲、紹興亂彈等亂彈腔系的劇種。本文擬從較宏觀的「聲腔系統」範疇來研究福路聲腔，經由與亂彈腔系諸劇種在唱腔與劇目上的比較，為臺灣亂彈福路戲在戲曲聲腔的譜系上，覓得適當的定位。
二、亂彈腔系
（一）亂彈腔系的定義及其劇種分布
明末清初花部戲曲勃興，後來的戲曲學者對這些地方戲做了聲腔系統的分類，例如余從在《戲曲聲腔劇種研究》一書中，指出清代有四大聲腔系統：弦索、梆子、亂彈、皮黃，其中，他對亂彈腔系有這樣的定義：「亂彈腔......專指流行在浙江、江西、福建、廣東等地，以『二凡』、『三五七』兩種腔調為主的或名稱雖有不同而實際上與之有關的地方戲曲聲腔」。
文中提到了「二凡」與「三五七」的曲調特徵及來源，以下擇要摘錄之。
“二凡”的曲調源出於流傳到南方的屬於秦腔系統的【西秦腔二犯】，……「二凡」屬七聲音階，有北方音調的特點，以棗木梆子擊節，用弦索樂器伴奏。……陸小秋、汪錦琦在1985年寫的〈浙江亂彈腔系源流初探〉一文中，通過曲調的比較分析與研究，更具體地認為「二凡」來自「徽撥子」。……「三五七」有著明顯的「吹腔」音調的旋律特點，還保留有明顯的曲頭、曲尾中間加滾的結構形式，過去的主奏樂器為笛、嗩吶，以後增加板胡。因此，「三五七」的形成，與弋陽腔系在安徽演變成的四平腔、太平腔有淵源關係，也明顯的受到崑腔的影響。

由這段簡短的介紹，我們可以知道，「二凡」與「三五七」原本是不同的聲腔，但長期的共生發展卻讓它們合流，匯成一股重要的聲腔系統。如同「二黃」與「西皮」本非同源，卻合流為皮黃腔系，「二凡」與「三五七」雖同屬亂彈腔系，兩者仍各自保留了容易辨別的音樂形式與風格。
「二凡」是明末西秦腔流傳到南方的一支，梆子腔與高撥子是它的近親聲腔，三者皆是戲曲史上出現最早的板腔體聲腔，「二凡」的唱腔不一定以棗木梆子擊節，但都以剛健激越的散板及「整伴散唱」等板式為代表。所謂的「整伴散唱」，指的是散板唱腔搭配以整拍子的伴奏，通常是有板無眼（1/4拍）或一板一眼（2/4拍），前者即一般所謂的緊拉慢唱、緊打慢唱或搖板，這類板式在亂彈腔系劇種中常稱為【緊中緩】、【緊中慢】；至於後者，文武場以一板一眼的節拍來伴奏散板唱腔，即某些劇種中所謂的「寬搖板」，在亂彈腔系劇種中稱為【流水二凡】、【二流】或【慢中緊】等。
「三五七」以抒情緩慢的板式為主，唱韻偏於低平、柔和一路，故亦有「平板」之稱。「三五七」的唱腔音樂，切分節奏較多，上下句的句格具有非整齊句的彈性，頭尾可綴以曲牌，保留著從曲牌體過渡到板腔體的痕跡。
從現今已知的資料中來看，亂彈腔系劇種的分布範圍，侷限在長江以南的東南一隅，與之恰成對比的是分布於淮河流域與黃河流域的梆子腔系，
這兩個聲腔系統儘管關係密切，地理上一南一北的割據卻又涇渭分明，這是戲曲聲腔史上一個頗堪玩味的現象。以下根據《中國音樂詞典》、
《中國戲曲劇種手冊》、
《中國戲曲志》、〈紹興亂彈簡史〉、
〈婺劇〉、
《中國戲曲劇種大辭典》
等，大略描述亂彈腔系在各省份的流播情形。
(1)浙江
紹興亂彈又名紹劇，流行於浙江東部，原包括高腔、崑腔、亂彈腔等多種聲腔，至咸同年間逐漸改以唱亂彈為主。亂彈的主要腔調有「二凡」、「三五七」、「陽路」（一種吹腔）等。「二凡」各種板式的唱腔俱為散板，【倒板】及【浪板】為散拉散唱，【慢二凡】、【流水二凡】、【快二凡】為慢、中、快三種不同曲情的整伴散唱板式，拖腔跌宕起伏，或扣人心弦、或催人淚下，藝人稱為“海底翻”，主要的伴奏樂器為板胡，另有彈撥樂器「斗子」（又稱「琥珀」、「金剛腿」，形似柳琴），武場並以棗木梆子擊節，節奏鮮明。「三五七」以笛、板胡為主要伴奏樂器，唱韻流暢委婉，饒有水鄉特色，板式的聯綴區分為「頭／主調／尾」三部份。「頭」作上句用，計有【單頂頭】、【雙頂頭】、【七字句】、【大倒板】、【新水令頭】等。「尾」作收束的尾聲用，計有【大落山虎】、【小落山虎】、【哀腔】、【兒孫腔】等。主調為上下句的反覆，計有慢板的【太平三五七】、【清板三五七】，快三眼板的【硬合上】、一板一眼的【硬挖地】等數種。【太平三五七】的上句常為八個字，有「三／五」的步節結構，下句為七字，故名為「三五七」，但在實際運用時，可以有「雙倒七字」（上下句皆為「四／三」句格）、「正七字」（上下句皆為「三／四」句格）、六字句、十字句等靈活的變化。
婺劇又稱金華戲，流行於浙江西南部，也傳播至江西東北部。康熙、乾隆年間，各戲班兼唱「高、崑、亂」諸腔，稱為三合班。「亂」即亂彈，婺劇中的亂彈稱為浦江亂彈，唱腔以「二凡」、「三五七」為主，以小嗩吶、笛及板胡為主要伴奏樂器，「二凡」另有彈撥樂器金剛腿，以及棗木、檀木梆擊節。浦江亂彈的【二凡正板】是紹興亂彈所無的板式。
浙江境內的亂彈腔系劇種還有溫州亂彈、台州亂彈等，和劇與甬劇中也有一些亂彈聲腔的成分。
(2)江西
源於江西宜黃縣的宜黃腔，自清初以來流行於江浙一帶，曲調包括原本以嗩吶伴奏的「二凡」，及以笛伴奏的「平板吹腔」。乾隆初，宜黃戲伶人改以大筒胡琴為主奏樂器，一變而為胡琴腔，在唱腔的托襯上平添了許多表現力，宜黃腔因而名噪一時，甚至在北京亦享盛名，如嘉慶年間禮親王昭槤《嘯亭雜錄》卷八云：
近日有秦腔、宜黃腔、亂彈諸曲名。其詞淫褻猥鄙，皆街談巷議之語，易入市人之耳。又其音靡靡可聽，有時可以節狀，故趨附日眾。雖屢經明旨禁止，而調終不能止。亦一時習尚然也。

此外，贛劇、東河戲、撫河戲、寧河戲、圩河戲中，也有一些宜黃腔的成分。
贛劇中的亂彈腔曲調是由婺劇傳入的，「三五七」當地人稱浙調，有【導板】、【平板】、【疊板】、【流水板】等，「二凡」稱浦江調，有【導板】、【正板】，以小嗩吶伴奏，梆、鈴擊節。
(3)廣東
廣東西秦戲又名隴東腔、亂彈班，根植於海豐、陸豐兩縣，流行於粵東和閩南，廣州、香港、臺灣以及東南亞也有它的足跡，主要聲腔有正線、西皮、二黃，以及少部份的崑曲、小調，其中「正線」是西秦戲的本腔。正線的曲調有「二凡」（也寫作「二番」）和「梆子」兩類。「二凡」類的板式，唱腔有板的有【二凡】、【慢二凡】、【十二段】等，散唱的板式有【導板】、【緊板】（緊打慢唱）、【哭板】、【二流】（亦稱【中流】）。「梆子」類的板式有【平板】、【平板連】、【梆子】（吹腔）、【三股分】、【巴山反】。正線戲的主奏胡琴是高豎弦，定弦為「合／尺」（Sol／Re）。西秦戲在民間曾有興盛的「子弟團文化」，西秦戲業餘劇團當地稱為「儒家戲」。

流行於廣東海陸豐地區的正字戲，也吸收了當地西秦戲正線系統的唱腔。
粵劇中也有【戀檀】（「亂彈」之音轉），係移植自西秦戲的【平板】。

(4)福建
福建北路戲俗稱「福建亂彈」，因主奏樂器為「橫哨」（長膜笛），亦稱「橫哨戲」，是從浙江、江西傳入的，故稱「北路」。其主要唱腔「平板」分正反兩類，其中「平板正工調」由【頭犯】（平板）、【二犯】（慢板）、【三犯】（又稱【緊中緩】）組成，「平板反工調」由【反頭犯】、【反二犯】、【反三犯】與老撥子、梆子等組成。
北路戲也對平講戲產生影響，清咸豐七年，屏南縣浙下村合興班的演出劇目中，《下河東》、《奇雙配》就是平講戲吸收北路戲的劇目。
流行於南平的右詞南劍調傳自江西，原名「亂彈」，唱腔以皮黃為主，但也有【陽調】、【二緩】、【意和調】等亂彈腔系的曲調，其中【意和調】之名即「宜河」（宜黃水）之音轉。

（二）樂器與板式的演變
清初以來，亂彈腔系的大本營在浙江，從板式音樂上來看，紹興亂彈保留了最原始、古老的亂彈腔。如果拿宜黃腔與紹興亂彈比較，紹興亂彈的「二凡」只有流水板（緊打慢唱）及散板的板式（宜黃戲中叫這些板式為【緊中緩】），而在江西宜黃戲中有種一板一眼的【二凡正板】，這個板式應是稍晚發展出來的。流沙在〈宜黃腔三考〉中指出，沒有【正板】板式的「二凡」，是更古老的亂彈腔。
他也在〈從音樂上看宜黃腔的形成〉文中，詳述了宜黃戲如何從【緊中緩】發展出【倒板】、【十八板】（倒板下句的回龍腔）、【正板】一套板式，並將這種流水板式的二凡腔調的來源，上推至明代的【西秦腔二犯】（山西西秦腔）、隴東調（源於甘肅隴山之東）。
記載於《缽中蓮》傳奇的【西秦腔二犯】是板腔體戲曲的濫觴，它導致了梆子腔及徽調撥子的誕生，這兩個聲腔的音樂節奏感極為強烈，彈撥樂器也佔有重要的地位。在南方發展的「二凡」雖也是西秦腔的支脈，但除了浙江的亂彈腔系劇種仍保留以梆子擊節、以「金剛腿」彈撥等伴奏音樂的特色之外，其它地區的亂彈腔系劇種大多已放棄這樣的音樂處理。至今在臺灣亂彈戲中，可看到樂師以雙鈴或鐃鈸輕擊來打拍子，在整伴散唱的板式中通鼓要點板，這也許是梆子擊節的遺響。
紹興亂彈中的「三五七」，仍保留有明顯的曲牌體痕跡，它比其它亂彈腔戲曲中「平板」的上下對偶句形式更為古老。一般公認「三五七」是一種早期的吹腔，但吹腔究竟源自何時、何地，至今仍未有定論。歐陽予倩認為吹腔出於弋陽腔，後來又衍生出平板二黃（四平調），
周貽白同意這個看法，且進一步指出吹腔出於弋陽腔中的四平腔一支。
陸小秋、汪錦琦從曲譜的比較中也斷定，徽調的吹腔是從崑弋腔曲牌變化而來的。
流沙對於亂彈腔「三五七」的源流，則另有一番見解，他認為吹腔的發源地並不一定就在南方，而應屬山西勾腔、陜西秦吹腔（前身為明代的隴東調）在南方的流傳。

吹腔涵蓋的種類之繁與複雜的源流問題遠非本文所能談論，可以肯定的是，「三五七」常與別種吹腔在同一劇種中平行存在，如紹興亂彈的「陽路」（隴東調）、婺劇的「蘆花調」、宜黃戲的「浙調」、西秦戲與臺灣亂彈戲的「梆子腔」，這些吹腔與「三五七」的風格相近但又保持分際。可以說，「三五七」及其後裔「平板」已與原本以吹管樂器伴奏的吹腔分道揚鑣，發展成以胡琴主奏、別具風味的曲調。
廣東西秦戲、紹興亂彈的「二凡」與「三五七」原本都是以吹管樂器伴奏的，後來改以板胡為主奏，應是受到乾隆初年江西宜黃腔一變為胡琴腔的影響。四川人李調元《雨村劇話》云：「胡琴腔起於江右，今世盛傳其音，專以胡琴為節奏……又名二黃腔」，
江右指的就是江西。流沙在〈宜黃腔與二黃探源〉文中，詳論了「宜黃」如何訛傳為「二黃」，指出川劇稱二黃腔為胡琴腔、稱【二黃迴龍】為【宜黃奪子】，以舉證皮黃腔系中的二黃係源自宜黃腔。

歐陽予倩、周貽白等人認為宜黃腔是京劇四平調的源頭，從板式的音樂形式上來看，徽劇中的二黃有【搖板】、【散板】多種板式，與宜黃腔的「二凡」相近；而舊名「平板二黃」的四平調則與「平板」相似，都缺乏散唱的板式，而具有吹腔的旋律特徵。
亂彈腔系另一個重要的發展發生在廣東，西秦戲中的正線系統進一步衍生出【十二段】，這個板式只存在於廣東西秦戲與臺灣亂彈戲。
三、唱腔板式音樂比較
（一）臺灣亂彈戲福路唱腔的板式
臺灣亂彈的福路唱腔基本上屬於板腔體，如同亂彈腔系唱腔分為「二凡」、「三五七」兩類，福路唱腔板式主要也分為「二凡」與「平板」兩大類。
§表格1：臺灣亂彈戲福路唱腔板式一覽表§
類別
板式
拍法

二凡類板式
【二凡】、【反二凡】、【十二丈】
一板三眼


【緊二凡】、【緊十二丈】
一板一眼






【緊板】、【反緊板】
【彩板】、【反彩板】、【半彩板】
自由板


【緊中慢】、【反緊中慢】
緊拉慢唱


【慢中緊】
慢拉散唱

平板類板式
【平板】、【反平板】
一板三眼


【緊平板】
一板一眼


【疊板】
一板一眼


【睏板】
一板三眼


各種「點」


其它
【四空門】、【緊四空門】



【崑頭】、【耍孩兒】、

【清江引】、【北尾聲】……


以下逐一簡介各個板式唱腔的音樂形式及戲劇運用。
一板三眼的【二凡】與【十二丈】（又名【十二段】）的唱腔相同，所差別者僅是過門的旋律略有不同，一般而言，【十二丈】的曲情較富動態感、較熱鬧，尤其適合敷演「踏四門」等「唱腔／科介」交錯進行的表演，這樣的運用跟廣東西秦戲的【十二段】是一樣的。
「二凡」類的板式唱腔，以散唱的板式最為古老。【彩板】跟【緊板】都是散拉散唱的板式，但【彩板】只有一句上句，作用如同【導板】，為導入一個新的戲劇段落的音樂符號。【彩板】因行腔綿長、唱韻華麗多彩而得名，但在劇情急迫時則省略炫麗的拖腔，簡化為【半彩板】，【半彩板】的入頭鑼鼓及旋律與【緊板】雷同，但【半彩板】與【彩板】一樣，會重覆唱句末的三個字，如此便與【緊板】有了明顯的區分。
【緊中慢】跟【緊板】在唱腔上並無差別，所不同者僅在伴奏。【緊中慢】是緊打慢唱的板式，一句唱腔分兩個腔節來唱，例如十字句「羅氏女舉金杯／堂上相敬」。【慢中緊】的唱腔也是散板，但比【緊中慢】更慢，一句分為三個腔節來唱，例如十字句「這幾年／未交戰／盔纓俱銹」，伴奏為中庸速度的一板一眼，且不跟隨唱腔旋律而起伏，而是反覆演奏約三十小節的固定譜，這跟緊拉慢唱的板式之伴奏原理不同，我把它的唱奏關係稱為「慢拉散唱」，
與緊拉慢唱同屬「整伴散唱」的板式。附帶一提的是【哭板】，有散拉散唱及緊拉慢唱的形式，視其承接的板式而定。
「二凡」類的板式多半有「反調」，猶如二黃與反二黃的反調關係，「反二凡」類的板式用在蒼涼沉痛或夢境、鬼魂的戲劇場合，椰胡的指法也從「Sol／Re」變為「Do／Sol」，其中最常用的是【反緊中慢】，它被歌仔戲所吸收，稱為【陰調】。
歸類在「平板」類的板式，除了【緊平板】、【反平板】是由【平板】變化而得，其它幾個板式在曲調上與【平板】並無相似之處，我之所以把它們歸在【平板】類，是因為這些板式在福路戲中必定要與【平板】相連，不能獨立存在。
一板一眼的【疊板】是類似於二黃、高撥子「垛字句」的板式，沒有前奏及過門，多切分節奏，長短句句格，若從唸白接至【疊板】，則首句必須疊唱。
【睏板】的特徵是「掛浪式」的伴奏形式，也就是說，它的前奏、過門是停留在一個音上面的頑固音型之反覆，這個板式適合用在低喚、喟嘆或恍惚狀態的戲劇情境，以下摘錄《過秦嶺》劇中的唱詞，這段抒情唱段的板式安排是在【平板】中穿插【睏板】（即標底線之唱詞部份）：
（老生唱【平板】）聽樵樓打罷了初更鼓，想起朝中淚不乾，
聖天子聽信讒言將我貶，謫貶潮陽路八千。（初更鼓）
一更天啊一更天，
一更天正好眠，想起從前湘子言，
實只望在朝為官高，誰知今日受熬煎。（二更鼓）
（小生唱）二更天咿二更天，
二更天正好想，想起叔父淚不乾，
當初在朝為官貴，未知何日轉回鄉。（三更鼓）……

【睏板】為三個字的反覆疊唱，可視為【平板】上句的變化唱法，雖然其文字格律、戲劇運用與廣東西秦戲的【五更嘆】相似，但在音樂上，【睏板】與【五更嘆】卻截然不同。【睏板】的音樂見譜例一。
【平板】的另一個變化是所謂的「點」，如珍珠點（出現於《鬧西河》等）、走馬點（出現於《萬里侯》等）、借茶點（出現於《斬經堂》等）、戲鳳點（出現於《梅龍鎮》等），都是在唱腔中插入的特殊過門，主要的功用是為配合主角的戲劇科汎。

【四空門】是一個符號化的板式，幾乎固定用在寫信、讀誦的戲劇場合，以四句為一個唱腔單位，旋律死板、樂句整齊。
《寶蓮燈》劉彥昌的唱詞「上寫著叮叮噹噹一尊神，泥造金身木雕成」，在臺灣亂彈戲中以【四空門】演唱，在廣東西秦戲則是以有板無眼的【三股反】演唱，
【三股反】句首的切分節奏、句末的過門，都與【四空門】有異曲同工之處，兩者可視為平行板式。
最後值得特別一提的就是【崑頭】、【清江引】、【北尾聲】、【耍孩兒】等，可能源自曲牌體的唱腔。【崑頭】常常只有一個上句，如《蘇武牧羊》「在北山那有了文房四寶」，
它的功能像【導板】一樣，引入一板三眼的抒情唱段。【清江引】是個具有長短句句格的曲牌，北管中主要用在幼曲（大小牌）的末曲，
福路戲《貴妃醉酒》中以【清江引】為尾聲，是罕有的戲劇運用。福路戲《蘆花蕩》在【平板】唱段之末綴以【北尾聲】，也是類似的情形。

代替【平板】下句的唱腔，最常見的是【洞房點】，此唱腔因有時用在調情小戲之末而得名，以特殊的唱腔及鑼鼓配合生、旦雙入水後亮相、下臺，如《梅龍鎮》、《金蓮觀星》，見譜例二。
【崑頭】與【洞房點】分別作為福路唱段的上句與下句的替代唱腔，另人不禁要將它跟紹興亂彈「三五七」的「頭」跟「尾」聯想在一起。此外，曲牌【耍孩兒】主要是用在扮仙戲中，與吹腔（臺灣亂彈稱梆子腔）聯綴使用，但也出現在《送子》、《金蓮戲叔》、《萬里侯》等少數福路戲中，有時僅唱曲牌中片段的兩句或四句，它可能也是曲牌體的遺響。
以上對臺灣亂彈戲福路唱腔諸板式做簡單的介紹，並將之與其他亂彈腔系戲曲的板式音樂連繫起來，但受於資料所限，有些板式的平行比較僅止於揣測。以下分別就臺灣亂彈福路唱腔的「二凡」、「平板」兩類，從具體的音樂分析與比較，來說明福路的唱腔板式與其它亂彈腔系戲曲板式間的淵源關係。
（二）「二凡」類板式的溯源與比較
「二凡」類板式中，有兩種整伴散唱的板式，其中伴奏一板一眼的【慢中緊】相當於西秦戲的【二流】；伴奏有板無眼的【緊中慢】相當於西秦戲的【緊板】。

依據戲劇上的需要，【慢中緊】的伴奏速度又可細分為快慢兩種。如在出征前武將的「表功」（有成套舞蹈動作的「跳臺」程式，類似京劇的「起霸」）中，【慢中緊】的伴奏舒緩大方；但在發怒、爭吵的戲劇場合，【慢中緊】的伴奏就要表現出劍拔弩張的緊張感。
紹興亂彈也有三種不同速度的整伴散唱板式，可以與亂彈福路作一比較：【緊中慢】相當於【快二凡】，而【慢中緊】的快慢兩體則相當於【流水二凡】、【慢二凡】，所不同的是【慢中緊】的唱腔與伴奏的旋律各行其事、兩不相干。以下是不同劇種中整伴散唱的板式一覽表：

§表格2：亂彈腔系「二凡」整伴散唱板式一覽表§
　　節拍
　劇種　　
伴奏為1/4拍
伴奏為2/4拍
（中速）
伴奏為2/4拍
（慢速）

紹興亂彈
【快二凡】
【流水二凡】
【慢二凡】

廣東西秦戲
【緊板】
【二流】

臺灣亂彈
【緊中慢】
【慢中緊】

臺灣亂彈福路唱腔【二凡】是一板三眼的板式，奇怪的是卻有著【流水】的別名，這跟我們一般所理解的，有板無眼的「流水板」頗不相同。如果從亂彈腔系的發展史上來看，【二凡】又名【流水】的原因是不難理解的，因為最早的亂彈腔系戲曲「紹興亂彈」，它的「二凡」只有緊打慢唱的“流水”板式，臺灣亂彈福路唱腔【流水】雖是一板三眼，板式名【流水】所指的，其實是「二凡」最原始的音樂拍法。
在「二凡」類板式中，一板三眼的【十二丈】（或稱【十二段】）與【二凡】的關係極為密切，兩者的唱腔相同，僅過門不同。
廣東西秦戲的正線也有【十二段】這個板式，它與臺灣亂彈福路唱腔【十二丈】極為相似，譜例三列出了廣東西秦戲【十二段】上句的末七字（全句為十字句），與臺灣亂彈福路戲【十二丈】的上句做比較，可以看出，無論是唱腔的字位、落音，都極為接近，長過門的骨幹音也殊無二致。一個顯著的差別是，廣東西秦戲的【十二段】分為三個腔節來唱，如「秦陽塑／創世界／名揚天下」，腔節之間有長過門；但臺灣亂彈福路戲【十二丈】則分為兩個腔節來唱，省掉一個長過門，故小節數比較少。所以在譜例三中，廣東西秦戲【十二段】上句的末七字「創世界／名揚天下」，才與臺灣亂彈福路戲【十二丈】的上句「上寫著拜上／多拜上」相當。

同理，臺灣亂彈福路唱腔與廣東西秦戲的【二凡】，也可以做這樣的比較，譜例四列出了廣東西秦戲【慢二凡】上句的末七字（全句為十字句），與臺灣亂彈福路唱腔【二凡】的上句，兩者的旋律、字位相當類似。

純就聽覺上而言，臺灣亂彈戲與廣東西秦戲的【二凡】在男腔的用嗓上，也可聽出相似的韻味。日本哥倫比亞公司在戰前錄製了一批戲曲音樂，其中廣東西秦戲錄了一段《秦香蓮》（又名《三官堂》）戲裡小生與正旦的【二凡】唱腔，
小生以本嗓演唱，拖腔時常翻高唱「啊」音，聽起來跟北管子弟（尤其是宜蘭地區）在唱腔中墊以虛詞、用偏嗓唱高音的風格非常神似。
【二凡】與【十二丈】這兩個板式雖屬「二凡」類板式，但在音樂上卻與【緊中慢】沒有明顯的共通性，這是個值得注意的事實，也就是說，一板三眼的【二凡】、【十二丈】，未必是【緊中慢】的“有板化”所形成的。下表列出了【二凡】、【十二丈】與【緊中慢】、【緊板】的上下句落音規則，可以看到，【二凡】與【緊中慢】的句末落音不同，更重要的是【緊中慢】的區分男、女腔，【二凡】則否。
§表格3：「二凡」類板式的唱腔落音比較表§

　  劇種、
      板式
落音
臺灣亂彈福路戲
廣東西秦戲






【二凡】、【十二丈】
【緊中慢】、【緊板】
【二凡】、【十二丈】
【緊板】









男腔
女腔

男腔
女腔

上句落音
Do
Sol
Re
Sol
La
Re

下句落音
Sol
Re
Sol
Sol
Re
Re

事實上，也因為【二凡】、【十二丈】的上下句之落音無男腔、女腔的分別，在男腔的【二凡】、【十二丈】中，有時可以穿插女腔的旋律，以較低的旋律來表達悲傷的情緒。

亂彈腔系「二凡」類的有板唱腔，是稍晚才發展出來的，但不同劇種中一板三眼或一板一眼的「二凡」板式，音樂上卻缺乏明顯的相似性。流沙認為宜黃腔的【二凡正板】是從散唱的【緊中緩】發展而成的，但西秦戲則不然，【十二丈】、【二凡】或【慢二凡】並不是出於宜黃腔的【二凡正板】，因為腔節的安排並不相同。
流沙認為，西秦戲的【慢二凡】是從【十二段】變來的，而【十二段】這個板式的出現，大概是參照楚調的【二流板】，再由【平板】的男腔稍加變化而成。

流沙把【十二段】與【平板】歸在同一類，
固然與西秦戲將【十二段】歸為「二凡」類、【平板】歸為「梆子」類的分類法不同，不過，這也可視為亂彈腔系「二凡」與「三五七」在廣東、臺灣的地方戲中逐漸趨於統一的現象。在臺灣亂彈戲裡，【二凡】與【平板】的前奏完全一樣，兩者也可以逐句相迎輪替使用，謂之【鴛鴦板】。
臺灣亂彈戲福路唱腔【二凡】的出現，可能是保留了【十二丈】的結構，參考【平板】的前奏將長過門略加改動而成，所以跟【十二丈】極為類似。
（三）「平板」類板式
1.福路唱腔【平板】與江西圩河戲【平板吹腔】的比較
亂彈腔系的「三五七」，因上下句的句格為「三／五／七」而得名，從唱詞上比較吹腔、紹興亂彈與臺灣亂彈福路戲，可以看到這個句格的一脈相承：
§表格4：不同劇種中的「三五七」句格比較表§
曲調
《快活林》
〈鬧店〉【吹調】

紹興亂彈
【太平三五七】

臺灣亂彈福路戲
《烏鴉探妹》【平板】


上句
春天景
好鳥枝頭現，
勸愛妃
切莫雙淚流，
恨只恨
昏王多無道，

下句
桃紅李白柳如煙。
且聽孤王說分明。
酒醉害卻忠良臣。

從以上的例子可以看出三者在句格上的類似，但從句格來看【平板】與【太平三五七】的關係，只能說是一個最表層的比較功夫，因為在實際的運用上，【平板】或【太平三五七】的句格有各種變化，要比較不同劇種中「三五七」板式的音樂形式，應著眼於唱腔與過門的旋律、落音、小節數等特徵。
關於臺灣亂彈戲【平板】的音樂結構，范揚坤已有專門的論文做過詳細的研究，
以下僅將重點放在【平板】與其它劇種「三五七」同類板式間的比較，引用的例子是江西圩河戲的【平板吹腔】，這是我目前所發現與臺灣亂彈戲【平板】音樂最相近的板式，見譜例五。
從「三五七」上句的基本句格「三／五」可知，上句分為兩個腔節。第二腔節為「眼起板落」，開頭的切分節奏是臺灣亂彈福路戲與江西圩河戲共有的特徵。

再看這個兩腔節間的過門，此過門長約兩小節，它是從唱腔的落音Re上起始，稍做轉折後再落回Re音，上、下句間的過門也是如此，只是旋律不同，換言之，【平板】的長過門可視為落腔音Re的擴充或裝飾。
【平板】下句的基本句格為「四／三」。這兩個腔節間的過門非常重要，在五小節的過門中，唱者可以疊唱前一腔節的歌詞（也可以省略不唱），這個特徵透露了它與山西勾腔的淵源關係。流沙指出：
西秦腔傳到山西，在蒲州地方形成的“勾腔”，早就見諸于《燕蘭小譜》的文字記載。這種曲調是由隴東調演變而成的。現在河南大弦戲保留的“勾腔”，和雲南滇劇的“勾腔”一樣，都是在下句第二腔節末尾必須勾回來重唱前面兩三個字。這就是勾腔不同於陜西吹腔的特點。

這種在下句第二腔節末的過門中“勾回來重唱”的特點，保留在江西宜黃戲的【浙調】、金華亂彈及紹興亂彈的【太平三五七】、右詞南劍戲的【宜河調】、江西玗河戲的【平板吹腔】等劇種；反之，有些劇種中則刪去這段勾腔，該過門乃成為一小節的形式，如廣東西秦戲的【平板】、江西宜黃戲的【平板吹腔】。

雖然在台灣亂彈戲中實際演唱【平板】時，演員可自行決定是否要疊唱下句的第二腔節，但無論演員唱或不唱，胡琴依然要奏出疊唱的旋律，過門的長度仍固定為五小節，也就保留了勾腔的形式，這與西秦戲、宜黃戲【平板】刪減成一小節的形式，是截然不同的。
2.福路唱腔【疊板】與徽劇【二黃平疊板】的比較
臺灣亂彈福路【疊板】是一板一眼的唱腔，受限於我所蒐集到的亂彈腔系劇種資料，我至今尚未找到江西、浙江、廣東之地方戲中與【疊板】類似的唱腔板式，但卻在徽劇中發現了與福路【疊板】類似的唱腔：【二黃平疊板】。「二黃平」、「平板二黃」都是京劇「四平調」的舊名，它應是從宜黃腔「平板」變化出來的，四平調與吹腔的類似也是戲曲學者所公認的。
在陸小秋、王錦琦的〈徽劇聲腔的三個發展階段〉一文中，引錄了傳統徽劇《藍關渡》（一名《雪擁藍關》）的【二黃平疊板】樂譜，使我注意到它與臺灣亂彈福路戲《過秦嶺》的關係，兩者不僅在劇目、唱詞內容方面同出一轍，【疊板】的音樂形式也十分相似，都沒有前奏及過門，曲首也有切分節奏。參見譜例六。
臺灣亂彈福路的【疊板】與徽劇的【二黃平疊板】相似，可能是因為它們有著共同的源頭【吹腔疊板】。陸小秋、王錦琦曾指出【吹腔疊板】與【二黃平疊板】間的淵源關係，並指出吹腔與二黃平的【疊板】，都繼承自崑弋腔中字多腔少的「滾唱」。
流沙則認為，【疊板】的來源與「三五七」、「二凡」不同，是從揚州戲曲吸收而來的。

四、劇目
（一）亂彈腔系戲曲的代表劇目
戲曲聲腔的衍變、分化、合流等，常常也伴隨著其劇目的傳播，因此，在聲腔上同屬一脈的劇種，其劇目很可能也透露著這樣的淵源關係。在探討臺灣亂彈福路戲與其他亂彈腔系劇種的關係時，劇目無疑是唱腔音樂之外的另一個重點。
以下列出江西宜黃戲、紹興亂彈、廣東西秦戲與臺灣亂彈戲的一些劇目，其中有標「＊」的臺灣亂彈福路戲劇目，為列於新美園北管劇團的「戲帖」上，供觀眾點戲的劇目，
這也反映出民國六十年代還常演出的臺灣亂彈福路戲劇目。
§表格5：亂彈腔系戲曲主要劇目對照表§
宜黃戲

紹興亂彈

廣東西秦戲

臺灣亂彈戲

清官冊
兩狼山

清官冊（福路）

五雷陣


五雷陣（福路）

鬧沙河
鬧沙河

鬧西河（福路）＊

藥茶記
藥茶記

藥茶記（福路）＊

三官堂
三官堂
三官堂
三官堂（福路）

肉龍頭
肉龍頭
取龍頭
高平關（西路）

松棚會
反八卦

雙卜卦（西路）

寶蓮燈
寶蓮燈
沉香打洞
寶蓮燈（福路）＊

萬里侯
萬里侯
萬里侯
萬里侯（福路）

下河東
下河東

下河東（福路）＊

奇雙配
奇雙會
哭監寫狀
奇雙配（福路）

雙救駕
雙救駕
吳漢殺妻
雙救駕（福路）＊

探五陽
探五陽
打王英
探五陽（福路）＊

雙貴圖
雙貴圖

雙貴圖（福路）＊

雙釘案
釣金龜

金龜記（福路）＊

四國齊
四國齊

四國齊（福路）＊

打金冠


打金冠（西路）

打登州
打登州

打登州（福路）＊

雌雄鞭
雌雄鞭

雌雄鞭（福路）＊

慶陽圖
三奏本

破慶陽（福路）＊


烈火旗

珍珠旗（西路）


百花臺

百花臺（福路）


對金錢

對金錢（福路）


銀牌記

合銀牌（福路）＊


文武升
龔克己
文武陞（福路）


三代榮

三代榮（？）


掛玉帶

掛玉帶（西路）


玉麒麟

玉麒麟（福路）＊


五龍會

五龍會（福路）＊



送妹
送京娘（福路）＊


貴妃醉酒
貴妃醉酒
貴妃醉酒（福路）

從此表中可以看出，臺灣亂彈戲中與江西宜黃戲、紹興亂彈戲、廣東西秦戲相同的劇目，絕大多數為福路戲，且多為藝人口中的「本戲」。以下簡單介紹這些福路戲的劇情與特色，並描述其迄今在臺灣保存的情形，以及擅演該劇目的職業藝人。
《清官冊》。楊繼業被潘洪陷害戰死（《李陵碑》），向楊六郎顯靈的故事，此戲在日據時期即跡近失傳，西路戲此劇目較常演出。
《五雷陣》。孫臏、毛遂大破五雷陣的故事。臺灣亂彈戲似乎從未演出過，
葉美景有手抄本。
《鬧西河》。詳見下節。
《藥茶記》。周光遠娶張氏（正旦）為妻，納王氏為妾，王氏趁丈夫外出時，在茶中下毒欲害張氏，卻誤將兄長毒死，轉而誣陷張氏入獄，並將張氏之子周郎及女桂香監禁，幸有神明相救，並暗助周郎成為進寶狀元、桂香為西宮皇后，最後王氏遭五雷轟頂，張氏冤情昭雪，一家團圓。全劇的關鍵情節在於王氏之子張浪子（三花）為大娘頂罪，押至法場斬首，母子相會的場景，三花的表演揉合了詼諧與沉痛，自然動人。此戲經常演出，林阿春、劉玉鶯、王慶芳、林松輝
擅演三花，蔡和妹、李阿質、
潘玉嬌擅演正旦。
《三官堂》。即陳世美與秦香蓮之故事，「關王廟」一場的三花有模仿道士作法事的表演。
亂彈班極少演出此戲，瓦窯的子弟團「餘樂軒」曾於日據時期演過。

《寶蓮燈》。演劉彥昌與三聖母締婚，沉香劈山救母的故事。其中《蟠桃會》也被當作扮仙戲，常有演出。
《萬里侯》。五代後周柴榮在位之時，李豹擺擂臺被高懷德打死，高懷德與趙美容比武成親，受封為萬里侯的故事，全本包括祝壽、出府講親、游園耍槍、打擂、打龍蓬等。光復後罕演。
《下河東》。趙匡胤征勦河東，歐陽旺陷害胡壽廷的故事，全本包括定坪、金殿、別府、偷營、屈斬、小河東、寫書、投井、宿廟、龍虎鬥、斬歐陽等。此戲現今仍為宜蘭「漢陽歌劇團」擅演的代表戲碼之一，李美娘、劉玉鶯擅演趙匡胤。西路戲也有《新龍虎鬥》。
《奇雙配》又名《販馬記》。李奇於西川販馬受冤入獄，女兒李桂枝告狀的故事。光復後罕演。
《雙救駕》、《探五陽》、《斬經堂》（又名《吳漢殺妻》、《放關》）、《三打王英》等，都是全本戲《劉陽走國》中的散齣，此戲演漢代劉唐酒醉賣江山，幼主劉陽逃難的故事，全本包括討貢、敲金鐘、王英下山、探五陽、金蓮觀星、烏鴉探妹、雙花會、擊山等，
「新美園北管劇團」經常演出。
《雙貴圖》又名《藍芳草》。員外藍芳草娶妻許氏，許氏趁丈夫外出時欲加害媳婦王氏及孫女桂花，以便讓小兒子季子（三花）繼承家業，天性純樸的季子將此事告訴大嫂王氏，王氏至兄長家避禍時，卻遭許氏以血衣誣陷其殺死季子，將王氏扭送公堂問成死罪。全劇的表演重心在於藍芳草赴監牢與法場探視媳婦的場景，以老生的唱做為主，王金鳳擅演。
《金龜記》又名《雙釘記》。張義釣金龜被兄所害，包公由屍體頭頂心的鐵釘，一舉查破雙案的故事。
《四國齊》又名《藍田帶》。齊王娶醜女鐘無鹽，兵破吳起的故事。旦勾花臉，劉玉鶯、蔡和妹擅演。
《打登州》。隋末秦瓊被楊林押往登州，瓦崗寨群雄搭救的故事。此戲經常演出，武老生（飾秦瓊）有耍瞷的表演，蘇登旺擅演。三花（飾程咬金）要假裝乩童，林錦盛擅演。
《雌雄鞭》又名《黑四門》。尉遲恭遇子尉遲寶林，父子相認的故事。亂彈童伶班的入門戲。
《破慶陽》。周厲王斬李廣、李剛反朝的故事。
《百花臺》。李文正與穆瑤琴的故事，臺灣亂彈似乎從未演出過。
《對金錢》。趙德芳訪賢，王華賣父的故事，林錦盛擅演。
《合銀牌》。泉州人韓弘道娶劉氏為妻，因妻久未產子而納李春桃為妾，某年中秋，劉氏藉酒意強迫丈夫將已有身孕的春桃趕出家門，韓弘道在無奈之下從命，臨別時給春桃半面銀牌，作為日後父子相認的憑證，春桃於途中遭劉氏派人刺死，因腹中兒子有狀元之命而被土地神相救，閻王以還陽水將春桃救活並將劉氏打入地獄，最後春桃之子得中狀元，一家團圓。《打春桃》是全劇最精彩的一段，王金鳳擅演懼內的韓弘道，
蔡和妹擅演劉氏，
劇中【緊平板】的唱腔與伴奏較難學，這可能是此戲光復後罕有演出的原因。

《文武陞》又名《陽和堂》、《碧峰巔》、《龔克己》。此戲的題裁及形式與南戲、傳奇相近，第一場「定坪」沿襲著「家門大意」的程式，公末出場云：「才子佳人龔克己，兄弟上京求功名，碧峰巔遇冠沖散，余芝蘭匹配為婿，慈恩寺借宿月下偶遇佳期，海寧王張建造反曹恩沖，走馬上任歇宿恩，寺下農夫來告狀，才知其□陽和堂，一家相會文武陞，萬載飄名龔克己」。光復後罕演。
《三代榮》。臺灣亂彈此戲似已失傳，葉美景尚聽說過有此一劇目。
《玉麒麟》。京劇中稱《大名府》。武老生盧俊義為主角，其妻通姦，盧殺之後投往梁山，蘇登旺擅演。
《五龍會》。唐末五代之際，五龍二虎逼死勇將王彥章的故事。
《送京娘》。演趙匡胤在雷神洞內遇趙京娘，結拜為兄妹，送京娘回鄉之故事。西路戲也有此劇。
《貴妃醉酒》。詳見下節。
由上表可以發現，臺灣亂彈福路戲的劇目跟西秦戲較無雷同，反而跟地緣上更遠的宜黃戲、紹興亂彈有較多的重疊。廣東西秦戲的劇目有「四大弓馬」、「三十六頭本」、「七十二提綱」之稱，其中僅有「四大弓馬」中的《龔克己》、《三官堂》、《販馬記》、《寶蓮燈》等戲，
確實是亂彈腔系的代表劇目，除此之外，似乎沒有保留太多的亂彈腔系劇目。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亂彈腔劇目與吹撥腔劇目的關係。流沙在〈宜黃腔三考〉中指出，石牌班與徽州徽班的吹撥腔劇目與紹興亂彈的劇目，有許多是相同的，不過這些劇目在徽州徽班只保留戲中的若干散齣，有些也改唱皮黃腔。
這也提供了部份亂彈腔系劇目演變為京劇劇目的線索，如吹腔戲《販馬記》、二黃戲《二堂捨子》（《寶蓮燈》）、《龍虎鬥》（《下河東》）等等。
上表勾勒出亂彈腔系劇目的大致輪廓，並顯示臺灣亂彈福路戲保留了許多具代表性的劇目，以下將針對兩齣戲做較深入的探討。
（二）《鬧西河》考
《鬧西河》是臺灣亂彈戲中極受觀眾喜愛的戲碼，亂彈班或子弟團都時常演出。此戲的劇情極具特色，簡述如下：
宋代之時單單國（一名「丹仁國」）興兵來犯，朝廷命胡延平（呼延平）與夫人柴秀英、楊滿堂等出兵西河，不幸為單單國駙馬姜統所擒，楊滿堂突圍前往高平關搬救兵，說服關主高旺遣子高風豹攜隱身草前往西河救援。
姜統還朝與國王於銀安殿設宴慶功之時，高風豹仗隱身法攝去國王酒杯，並以棒槌痛打眾人，軍師疑為有冤魂作祟，因而遣公主蕭翠英與隨從阿子大、老大子至地牢祭祀亡魂，駙馬並託公主向關在牢中的柴秀英求親。
公主與隨從阿子大、老大子在路途中射雁遊玩，高風豹藉隱身之利一路戲弄公主，及至地牢遇到柴秀英，始現身相見。公主見到高風豹後十分傾心，為能與高風豹成親，甘願歸降宋室，放走柴秀英。公主生怕高風豹反悔，乃扯住其鎧甲，在地牢盟誓，約定八月十五要回來與她成親。
修得仙法的胡延平之子胡仁寶下山營救父親，遇魏文龍與高風豹，三人各施法寶前往單單國，高風豹欲以隱身草與胡仁寶換寶，胡仁寶以假寶騙之，飛去會見公主，公主對胡仁寶一見鍾情，改欲與胡成親。高風豹與魏文龍到宮中，在公主門外裝狗叫與貓叫聲，不得入，倖然離去。駙馬回宮，公主偷其大砍刀與迷魂旗給高風豹，高、魏、胡三人輪戰姜統，胡仁寶以師父所授神箭射死姜統，單單國歸降宋朝，胡延平被封為平西王，蕭翠英與胡仁寶成親。
以宋代歷史故事為主題的戲曲劇目，在各種地方戲中都非常豐富，但《鬧西河》劇中的劇情與人物卻令人感到非常陌生，不過仍然可以找到此戲與其它劇目的關連。宋臣胡延平應是複姓呼延之誤，如宋室開國勇將呼延贊（見《龍虎鬥》），而高旺是《黑風帕》（一名《牧虎關》）劇中的主角，他精通妖術、擅使法寶的本領，也傳給他的後代高風豹。

關於《鬧西河》的文獻記載，最常被引用的（也是目前已知最早的）是清代唐英的《天緣債》傳奇，戲中有段這樣的道白：
那《肉龍頭》全本上，「趙匡胤鬧街盤殿」裡頭，那曹二相公的嫂嫂張氏，在街市金殿上不知叫了趙匡胤多少句丈夫。這不是一個？那《鬧西河》全本上「戲路思春」裡面，高將軍和胡少爺，替換著與那公主相會，這不又是一佪？..……..這都是亂談〔彈〕梆子腔裡的大戲。
此本傳奇的作者唐英，為清朝內務府員外郎，從雍正到乾隆年間監理江西景德鎮窯務，時間長達二十餘年，先後住在景德鎮和九江等地，上引《天緣債》戲中道白所謂的「亂彈梆子腔」，指的就是當時盛行江浙一帶的亂彈聲腔。跟據流沙的研究，現存的地方戲中，有《鬧西河》這齣戲的劇種，只有宜黃戲、東河戲、湖南祁劇以及溫州亂彈，
當然，還要加上臺灣亂彈福路戲。
京劇的老戲《雙沙河》（或稱《人才駙馬》），與《鬧西河》在許多方面相當類似，此戲收錄於張伯謹編的《國劇大全》書中，編者云：「劇中涉及妖法等事，頗難索解，姑并存之，以備參考。」
京劇《雙沙河》也像《鬧西河》一樣充滿神怪色彩，此戲以宋朝與番邦交戰為故事背景，主要的表演重心則在於妖怪的鬥法與花旦的表演。以下將京劇《雙沙河》裡的妖怪角色與臺灣亂彈福路戲《鬧西河》做一個對照，可以看出兩者的相似性：
§表格6：臺灣亂彈福路戲《鬧西河》與京劇《雙沙河》劇中角色對照表§

臺灣亂彈福路戲《鬧西河》
京劇《雙沙河》

番邦駙馬
姜統（玉帝前銅鐘所變，刀槍不入）
張天龍

宋朝三妖
高風豹（高旺之子，狗精所變。小生）
魏文龍（貓精所變。二花）
胡仁寶（胡延慶之子，速其大仙之徒，白鶴精所變。副生，常由正旦兼代）
高能（高旺之孫）
衛小申（面黑，變化貓狗）
楊仙童（毘盧大仙之徒）

京劇久已不演此一風格奇特的花旦戲，梅蘭芳曾提到他祖父學過《雙沙河》，那也約是咸同年間的事了。
《聽春新詠》有記載，四喜班旦角小翠林（揚州人）擅演《思春》，湖南祁劇的《思春》也有特殊的表演程式。
臺灣亂彈福路戲《鬧西河》的「思春」，是一場小旦的獨角戲，在五番更鼓間要唱大段【平板】、【睏板】，並穿插春、夏、秋、冬四個「絃譜」（胡琴曲牌）讓演員表演思念情郎的身段，但全本《鬧西河》演出時，「思春」常大為簡化，僅唱幾句【平板】應付了事。葉美景回憶，他約在七十年前於瓦窯子弟團「餘樂軒」學過「思春」，由「永吉祥」亂彈班資深演員「小生榮」（當時已經將近七十歲）傳授。

臺灣亂彈戲《鬧西河》有許多精彩的表演，如「表功」中小生唱【慢中緊】、「出獵」中小旦唱【平板】、【二凡】，都有載歌載舞的表演。「扯甲」一場，更是全劇的高潮，生旦對唱【平板】緊湊動聽、跌宕有致，並有「珍珠點」、「半點」等音樂上的變化，有的子弟團把它拿來當作排場清唱的曲目，而在舞臺演出時，持雙錘的小生與戴翎子的小旦在唱腔中擺出各種「尪仔架」，每幅靜止的舞臺畫面都極富造型美。
此外，「打獵」中公主的隨從阿子大著原住民服裝、「三妖盜寶」中高風豹與魏文龍學貓狗叫等科諢，也很有特色。
新美園、亂彈嬌北管劇團、子弟團共樂軒都留下了精彩的《鬧西河》錄影，但都只演到「扯甲」為止，後半段的「三妖盜寶」，如今差不多已經失傳了。
（三）《貴妃醉酒》考
臺灣亂彈戲《貴妃醉酒》又名《百花亭》，屬於福路系統，其唱腔音樂與京劇中唱四平調的版本截然不同。經過劇本的比較後可以發現，臺灣亂彈戲《貴妃醉酒》的曲詞比京劇的《貴妃醉酒》更多，可能是較古老的版本。
關於《貴妃醉酒》的演出情形，著名的正旦演員杜生妹（新美園北管劇團團主王金鳳之妻，已故）說，這齣戲的旦角很難演，自己從沒看過有人演出，不過此戲醉酒的表演，倒是被另一齣福路戲《天界山》所吸收。
出身亂彈班後場的新美園北管劇團樂師劉榮錦說，臺灣剛光復時聽說《貴妃醉酒》還有演出，但並未親眼目睹。

《貴妃醉酒》也是廣東西秦戲早期的主要劇目之一。根據陸豐縣碣石鎮北關帝廟戲臺上的記載，嘉慶二十一年，海豐西秦戲戲班「順泰源」演出的劇目有《打金枝》、《錦香亭》、《貴妃醉酒》等。

葉開沅、黃吉士的一篇短文〈為京劇《貴妃醉酒》四平調正名〉，
讓我對於臺灣亂彈戲《貴妃醉酒》的源流有了進一步的認知。該文中引錄並比較了三個劇種的《貴妃醉酒》曲詞，其中婺劇本與紹劇本相當類似，京劇本的曲文遠較這兩本少。當我再拿臺灣亂彈本與這三個版本比較之後，發現它與婺劇本、紹劇本極為接近。本文的附錄轉載了葉開沅、黃吉士該文中婺劇本及紹劇本的曲詞，並與臺灣亂彈福路戲手抄本做對照比較。首曲【新水令】為代替【平板】上句的曲牌，【接頭板】即補足了【平板】的下句。
紹興亂彈《貴妃醉酒》唱「陽路」、婺劇唱「龍宮」（亦稱「嚨咚」），皆屬於吹腔系統。臺灣亂彈戲《貴妃醉酒》一劇的唱腔以【平板】為主，長短句特別多，且首曲以【新水令】為引，末以【清江引】為尾聲，明顯保留了曲牌體的音樂體制。譜例七比較了臺灣亂彈戲與京劇《貴妃醉酒》中的【清江引】，可以看出兩者在音樂上的相似，具有共同的曲調來源。
五、結論
本文從江西、浙江、廣東等戲曲資料中，推論臺灣亂彈福路戲的聲腔源流，由於筆者僅透過文獻及樂譜來做溯源、比較的研究，未能親炙各亂彈腔系戲曲的實際演出，因此，福路戲的聲腔源流問題，仍有待兩岸戲曲界有更進一步的交流後，在亂彈腔系的範疇中做更仔細的研究。
在音樂方面，本文著重於相似處的比較，但各劇種在平行板式上，仍有不能忽略的相異處，尤其臺灣亂彈福路唱腔的【二凡】、【慢中緊】、【睏板】等，與其它亂彈腔系劇種中的平行板式頗為不同，這也反映出亂彈腔系已在臺灣形成一些獨具的特色。
在劇目方面，本文著重於全本戲的比較，這些劇目篇幅長、人物多，與之相對的是藝人所謂的「對仔戲」，這類的戲通常只有兩、三個角色，敷演的故事常為崑山腔、弋陽腔傳奇中的折子，如《癡夢覆水》、《紅娘送書》、《斬瓜奪棍》、《金蓮戲叔》、《山伯訪友》、《高文舉會妻》、《雪夜訪普》、《蘇武告雁》等，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劇目中的音樂以平板類的板式為主，有較多的特殊唱腔【睏板】、【疊板】、【四空門疊板】及「點」，我認為這類保留較多曲牌體形制的劇目，與崑弋腔、青陽腔、四平腔等南戲聲腔應有密切的關連，這點有待做更進一步的研究。
本文中時時提到吹腔，實因亂彈腔系與吹腔具有難以分割的密切關係，故有人將兩者合併稱為「吹撥亂彈腔」來討論。
臺灣亂彈戲中的吹撥腔劇目屬於西路系統，而在廣東西秦戲中，吹腔卻並非歸類於皮黃系統，而是屬於正線系統，可與【平板】相連使用，這點與臺灣亂彈戲頗不相同。廣東西秦戲的【平板】，也沒有臺灣亂彈福路【平板】中的勾腔疊唱，在劇目方面，與臺灣亂彈福路戲相同的數量也少於宜黃戲、紹興亂彈等劇種。廣東西秦戲的正線系統，到底是否是現存的大陸戲曲中，與臺灣亂彈福路戲最接近的劇種，這點可能還有待討論。
本文對於臺灣亂彈福路唱腔【平板】的探討，已從李文政、范揚坤等人的研究基礎上跨出一大步，透過流沙等人在宜黃腔的研究成果，我從圩河戲與臺灣亂彈福路唱腔【平板】的音樂比較中，指出【平板】出於「三五七」一脈，其婉轉流麗的音樂風格，為南方戲曲的典型之一，這個發現，讓我們必須對「北管屬於北方戲曲」此一長久以來根深蒂固的觀念，重新做一番省思與調整。
西秦腔的南來促使了中國板腔體戲曲的誕生，梆子、撥子、二凡都是從西秦腔派生而出的聲腔，但三者各自在不同的地域立足、發展，其中「二凡」僅存在於長江以南的地方戲之中。有些學者輕率地把臺灣的「北管／南管」界定於樂種發源地的南北之別上面，我認為這個觀念在學術上應該予以批判。雖然西秦腔是北方的戲曲音樂，但那只是遠在明末的一點發徵罷了，眾所週知，【西秦腔二犯】在萬歷年間已傳至南方，明清之交，「二凡」與「三五七」合流，發展成為亂彈腔系，此腔系至今僅分布於浙江、江西、福建、廣東及臺灣等地，是個道道地地的南方聲腔――在對北管做“望文生義”的描述之外，我們應該要對亂彈腔系的發展史與現況，投以更多的注意。
附錄：亂彈腔系戲曲《貴妃醉酒》劇本對照表
婺劇亂彈《貴妃醉酒》
衢州婺劇團本
紹劇亂彈《貴妃醉酒》
浙江紹劇團本
臺灣亂彈福路《貴妃醉酒》
葉美景手抄本

【新水令】
海島冰輪初轉騰，
見玉兔又轉東昇。
冰輪離海島，
乾坤分外明。
皓月雲朦，
這便是嫦娥離月宮。
【龍宮】
莫不是為我到此相陪奉，
你若還下九重，
勝於你清虛冷落廣寒宮。
御水橋咫尺中，
將身兒斜倚欄杆屏，
拭看魚戲水上萍，
卻原來，
金魚跳在深水中。
見奴到此，
可一個個將身水底藏，
無蹤影。
望長空，
雙雙鴻雁飛翔。
聽奴的聲音，
落在畫屏。
正行時是宮門，
移金蓮，
不覺來到百花亭。
愛只愛金嬌枝，
喜只喜玉芙蓉。
見了兩盆花兒可動奴心。
一見此花
不由人悶懷芳心動，
沉魚落雁誰敢比影？
春天的鮮花有誰知？
楊貴妃青春年華萬般空，
只落得日沉海底，
月照簾櫳。（重句）
飲一杯通宵酒，
君前玉手奉。
人生在世猶如春夢，
遇酒不飲做甚的，
杜康王造酒解愁容。
只飲得日沉海底，
沉醉東風。（重句）
高力士奉金杯，
他那裡殷勤供奉我，
我只得勉強道情，
他那裡殷勤，
我只得飲宴數盅。
猛然間想起了心中事，
淚垂襟，意躊躇，
思三思，
恨只恨唐明皇，
你那裡無情義，
真是個莽男子，
那曉我紅粉意，
自古道，光陰易過，
那有再來時，
全不想奴的青春能有幾，
耽擱了多少青春，
誤過了多少佳期。
早知道今日受孤淒，
奴好悔，
悔當初錯入宮院裡，
倒不如做一個田舍郎的妻。
此話提他怎的，
那話兒提他怎的，
若要奴悶懷消，
這除非酒來除。
酒性兒高，
色性兒漸迷。
安祿山在那裡，
你娘娘何等看待你，
誰知你一旦忘恩義，
自古道痴心的婦人，
忘恩的是男子，
你是個負心人，
自有天見知。
自恨奴生來不遇時，
青春年少受孤淒，
好花兒空開過，
哈啊老天呀，
怎不賜甘霖雨？
聽聲聲駕到夢魂驚，
輕移蓮步忙來接駕。
呀！酒不醉人人自醉，
色不迷人人自迷。
若說我醉了啊，
你那裡殷勤勸我，
我只得勉強道情，
待來朝一個個賞賜你。
裴力士在那裡？
你娘娘有句話兒說你知，
不嫌奴殘花敗柳枝，
我與你雙雙同睡在宮院裡。
鸞鳳鴛鴦與你戲，
學一個比目魚，
並蒂與你戲。
你且來來來，
來朝一本奏君知。（重句）
管叫你官上加官，
職上加職。
你若還不合奴的心，
不合奴的意，
來朝一本奏君知，
狗才！
管叫你辭官罷職打爛皮。
高力世在那裡？
我這裡何等恩待你，
誰知你一旦忘恩義。
自古道，痴心是婦人，
忘恩的是男子，
你這個負心人，
自有天見知。
自恨奴生來不運時，
青春年少受孤淒。
好花兒空開過，
啊呀老天啊，
怎不賜甘霖雨。
【尾聲】
去也去也回宮去，
恨唐皇把奴欺，
無人共歡樂，
拋我好孤淒，
只落得冷清清回宮去。
【新水令】
海島冰輪初轉騰，
見玉兔又轉東昇。
冰輪離海島，
乾坤分外明。
皓月當空，
卻便是嫦娥離月宮。
莫不是為奴到此相陪奉，
你若還下九重，
誰憐你清虛冷落在廣寒宮。
玉石橋咫尺中，
將身斜倚欄杆憑，
適見魚戲水上萍，
卻原來，
金魚跳入在深水中。
見奴到此，
一個個將身水底沉，
無蹤影。
望長空，
雁兒飛騰。
聞奴的聲音，
落在花蔭。
正行時宮門人報，
緩金輦，
暫止在白花亭。
愛只愛金嬌枝，
喜只喜玉芙蓉。
見了兩旁花兒觸動奴的心。
一見此花
不由人便把芳心動，
沉魚落雁怎堪共？
閉月羞花有誰同？
楊貴妃宴月宮，
是神女下巫峰，
只落得日沉海底，
月照玲瓏。（重句）
飲一杯通宵酒，
玉手奉。
想人生在世猶如春夢，
御酒不飲總是空，
杜康王造酒解愁容。
只飲得日沉海底，
醒醉東風。（重句）
高力士奉金盅，
他那裡殷勤供奉我，
我只得勉強道情，
謝得你殷勤，
我只得勉強，
只落得飲數盅。
猛然間想起奴的心中事，
輾側意躊躇，
自三思，
恨煞那唐明皇，
你那裡無情義，
真是個莽男子，
那曉我紅粉意，
自古道，光陰易過，
那有再來時，
全不想奴的青春能有幾，
誤了我多少青春，
耽擱我多少佳期。
早知道今日受孤淒，
我好惱呀，
悔當初錯入宮幃裡，
倒不如做一個田舍郎的妻。
此話兒提他怎的，
若要奴悶懷消，
只除非酒可除。
酒性兒高，
色性兒漸漸迷。
安祿山在那裡，
你娘娘何等看待你，
誰知你一旦忘恩義，
自古道痴心的婦人，
忘恩的是男子，
你是個負心人，
自有天鑒知。
自恨奴生來不遇時，
青春年少受孤淒，
好花兒空開過，
哈啊老天呀，
怎不賜甘霖雨？
耳邊廂聽得人相送，
驚得我好夢又難成。
他那裡聲聲高叫，
我這裡據句想著，
輕移蓮步忙接駕。
酒不醉人人自醉，
色不迷人人自迷。
若說我醉了啊，
你那裡殷勤供奉，
我這裡累累相招，
到來朝一個一個賞賜了你。
高力士在那裡？
娘娘有句話兒說你知，
不厭奴殘花敗柳枝，
你我雙雙同入在宮幃裡。
顛鳳倒鸞與你，
學一個比目魚，
並頭連理枝。
你且來，
來朝一本奏丹墀。（重句）
管叫你官上加官，
卿上加卿。
你若要不順奴的心，
不遂奴的意，
來朝一本奏君知，
狗才！
管叫你殺場死。
（管叫你趕出了宮門）。
【清江引】
去也去也回宮去也，
唐明皇把奴欺，
二人同歡樂，
使奴冷清清，
只落得冷清清回宮去也。
【新水令】
海島冰輪初轉騰，
見玉兔又早東昇。
冰輪離海島，
乾坤轉外明。
一霎時皓月雲霧，
卻便是嫦娥離月宮。
【接頭板】
你為我到此有陪奉，
【平板】
誰憐我青春冷落在廣寒宮。
御石橋（點）咫尺中（點），
將身斜倚欄杆，
卻原來
金魚縹緲深水中，
見奴家袖身
羞向月沉海底
藏蹤影。
又只見
空中飛雁騰。
聞奴聲音
落柳瓶。
觀金蓮
傳旨在百花亭。
羨只羨金橋姿，
喜只喜玉芙蓉。
兩邊花兒可動情。
（白：奴見此花呵）
不由人不把春心動，
沉魚落雁真堪並？
閉月羞花有誰同？
楊貴妃離月宮，
是神女下巫峰，
只飲到月沉海底，
沉醉東風。
玉手奉金盅。
飲數盅
人生在世如春高，
遇酒不飲總是空，
想當初杜康造酒醉流連。
難道我直飲到月沉海底，
沉醉東風。
高力士你在那裡假心動，
誇我這裡勉強飲數盅，
非是我愛飲流連，勉強陶情
若要我悶懷消，
則除非酒醉酩酊。
猛然間想起了心中事，
自有三思意躊躇，
恨煞那唐天子，
無情無義，
你乃是魯男子，
那知奴紅粉意，
自古道，光陰容易過，
青春那有再來時，
誤了奴家多少青春，
誤了奴家多少佳期。
不想青春能有幾，
早知道今日受苦悽，
悔當初錯入宮院裡，
倒不如嫁一個田舍翁之妻。
那話兒提他怎的，
若要我悶懷消，
則除非酒醉酩酊。
不覺的酒性兒漸漸起，
色性兒漸漸迷。
安祿山你在那裡，
你在何處，
當初何等看待你，
誰知你一旦忘恩負義，
自古道有心的婦人，
那曾見良心男子，
你倒做了負心賊，
自古道自有天見知。
到如今埋怨是誰？
自恨奴生來不遇時，
命裡該如此，
好花空開遍，
（白，半過點）
因何不賜甘露雨？
若要我悶懷消，
則除非酒可除。
【睏板】夢兒裡咿，
聖駕來到。
夢兒裡咿，
聖駕來到。
【平板】
色不迷人人自迷。
若說我醉了啊，
那彩女們席前唱著，
採蓮船慢慢擺著，
待來朝一個個賞賜你。
【睏板】高力士咿，
【平板】
你在那裡，你在何方，
你娘娘有句知心話兒
說與你知，
若是你不嫌我殘花敗柳枝，
我和你雙雙同入宮幃裡。
你若是順我心來合我意，
我就
來朝一本奏丹墀，（重句）
管叫你官上加官
職不輕。
你若是不隨心來
不合我意，
來朝一本奏丹墀，
（白：狗才！）
管叫你這場死，
【睏板】裴職卿咿，
【平板】奴婢你在那裡，
你在何處，
你娘娘一言既出駟馬難追，
你若是隨我心來合我意，
我就來朝一本奏丹墀，
（重句）（白：狗才）
管叫你官上加官職上加職。
你若是不隨我心來
不合我意，
我就來朝一本奏丹墀，
（白：狗才！）
管叫你這場死。
見兩旁宮娥彩女都自羞恥，
奴乃蠢婢，
他那裡曉得楚雲巫雨。
昨日裡曾在御果園中遊玩，
只見蝴蝶穿花，蜻蜓戲水，
不由人把春心動。
恨只恨西宮潑賊婢，
把一個唐明王勾引在你宮裡，
你兩人歡歡喜喜，
別的奴家冷冷靜靜，
孤苦零仃。
有日裡聖上駕臨奴宮裡，
我把枕邊言語奏與君知。
將你發在冷宮裡，
我就挖了你的眼，
剝了你的皮，
將你粉屍碎骨碎骨粉屍，
那時節方消奴的心意。
【清江引】
去也去也真去也，
唐王將奴別，
你兩人同歡喜，
別奴挨長夜，
只落得冷冷靜靜
獨自回宮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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